
记者：提到《挂职笔记》，包括您的

很多作品，很多人说写的都是官场，属

于官场小说，但是您否认官场小说的说

法，为什么？

邵丽：我不是拿着写官场小说的态

度去写的，是站在文学的立场写的，写

的是人性，是社会，是人的情感，无论从

技术上还是从感情上来说，我觉得和官

场小说还是隔着很远的距离。

记者：《挂职笔记》写了与挂职有关

的人物故事，它虚构和非虚构的比例是

多少？因为您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

的，感觉跟真的一样。

邵丽：那只是一种写作的方式，其

实虚构占90%，真实的有10%的成分。

比如《人民政府爱人民》，当时我一

个朋友在某县当县长，我们在一起吃饭

的时候，他拿了一封信，说，这是我们县

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写的，她写信质问

我“我中学的费用是县上给的，我高中

的费用也是县上给的，为什么我上大学

了反而县上不管了？”她不是用一种寻

求同情的方式，而是用非常强硬的态度

置疑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政府也解决不了。因为我们

的教育制度规定，大学已经不是义务教

育了，需要大家赞助一部分，政府确实

没这部分资金。这样一封信，我感觉很

有意思。看完这封信后，我就写了一篇

关于上访教育体制的小说，主要写信访

问题，写一个小女孩因为没有拿到学

费，就自己出去打工，结果打工的时候

失踪了。然后她父亲不停地上访，一个

县里面的四大班子都围绕这一个人，不

管是什么场合、什么时候，他不停地到

各个级别的部门上访，他说我什么也不

要，政府一定得还回我女儿。这个故事

虚构的成分占90%。

记者：《刘万福案件》在《人民文学》

发表后引起了轰动和热议，也获得了很

多奖项。在《刘万福案件》中，你讲了一

个富有传奇色彩又天然蕴含着悲剧的

故事。刘万福村里的七十多口人到县

委送锦旗，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他三次生

命。当你深入到故事的内核，却发现故

事本身的发展逻辑，从而揭开了刘万福

“三死三生”的演进过程。这个故事是

你挂职期间亲身经历的吗？作为一名

作家，你是如何处理素材和小说之间的

关系的？

邵丽：《刘万福案件》包括《第四十

圈》，都是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的事，我

也都见过当事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所以

我当时听了这个事之后，也觉得特别震

撼。至于小说和素材的关系，我觉得一

个是表，一个是里，小说只是一种表现

形式，真正的内里，还是事物本身的逻

辑和它的真实性。就刘万福这个案件

来讲，我没有更多的演绎。其实我主要

不是想写故事，而是写我们的困惑。在

基层，尤其是在乡村，刘万福这样的人

太多了，这也不是让我们最悲哀的，最

悲哀的是产生刘万福这样的一种社会

氛围、社会环境和人们麻木不仁的态

度。

记者：《北区的河》与《城外的小

秋》，是对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

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裂隙以及故乡陷

落的真实描摹，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

题的？

邵丽：我非常留恋昔日那些自然的

炊烟袅袅的村落，可是农村现代化的进

程也是不可阻挡的。记得一次去一个

县里搞调研，我说了我的观点，那个县

的县委书记问我，那样的村庄也许你来

参观一下觉得是美的，让你住上三天，

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排水系统，

苍蝇漫天飞舞，你能住下来吗？这就是

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矛盾、痛苦、尴尬的

发展过程。农村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对乡村牧歌式的回忆，大部分都是想象

出来的，即使是真正的农村，现在也在

城市化。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当

然，我们要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把我们

对乡村这种怀念的情绪表达出来。

我写的不是
官场小说

邵丽
当代著名女作家，生于

1965年11月，现任河南省文

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

主席。

著有《明惠的圣诞》《我

的生活质量》《城外的小秋》

《第四十圈》等作品，曾获鲁

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

《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小

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

双年奖等。

《挂职笔记》
作家邵丽前些年曾在河

南省汝南县挂职两年，任县

委常委、副县长。《挂职笔记》

是她深入基层之后的最新创

作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

辑，在上辑里，叙事者通过挂

职副县长的视角，以相对独

立和客观的立场来理解人们

的生存状态；在下辑里，第一

人称开始隐去，文本围绕一

系列人物而展开，他们处在

不同的城乡关系链条中，有

着各自的具体生活。

在本书中，邵丽以沉着

的笔调，写出了社会转型时

期人们的心态，写出了困惑

和焦虑，也写出了长存于世

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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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邵丽的中短篇小说集《挂职笔记》2017年9月由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出版。近日，在该书的读者见面会上，作家张楚及本书作者邵丽

出席活动，与各界读者一道分享了《挂职笔记》的创作体会及对于乡土

文学的看法。

邵丽前些年曾在河南省汝南县挂职两年，任县委常委、副县长。《挂

职笔记》是她深入基层生活之后的最新创作成果。在本书中，邵丽以沉

着的笔调，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心态，写出了困惑和焦虑，也写

出了长存于世的人性光辉。她的写作并不完全借助于故事变化和情节

冲突，而是冷静地使用有节制的笔触，写出人性中的曲折和波澜。

谈及自己的挂职经历和书写乡土文学作品的体会，邵丽说：“写这

些小说时，我其实面临着内心的巨大焦虑，就是我的写作要转型。这次

下去挂职，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契机，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本质，那就

是要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我重视那种带有泥土气息的原汁原味原生

态的语言，当你深入基层，与普通民众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他们

的智慧、幽默。在中国，几千年来，苦难都是靠这种智慧和幽默消解

的。它无所谓高级或者低级，也无所谓对与错，我们要正视它、重视它，

这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张楚读过许多邵丽的作品，他认为，邵丽前期的作品委婉一些，后

期一系列跟挂职相关的小说非常有力量，跟前期作品的风格有很大的

区别。张楚说：“这两年中短篇小说还是非常繁荣的，这两年我最喜欢

的两篇小说，一篇是《世间已无陈金芳》，另一篇是《第四十圈》。《第四十

圈》从不同角度、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立体叙述了一宗凶杀案，但是案件

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案件之外底层小人物的众生相：每个人都在生活

的炼狱中苦苦追求着他们所理解的幸福，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

的故事。”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写作道

路的？

邵丽：我出生于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中期，那时不仅物质匮乏，

我们的精神生活几乎也是白纸一

张。当时家里有一本《本草纲

目》，被我们兄弟姊妹翻得稀烂。

那时若有可能借到一本书，我们

会争相传阅，为了赶时间，晚上还

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彻夜地读。

我的父母都是基层干部，我

跟着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

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后来我

想，虽然我不能到达远方，但是阅

读却可以把我送往远方，阅读是

我打开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

因为偏科，抵触数学，高中毕

业时我只考上了一所财会专科学

校。我高中毕业开始写各类文

章，包括开始偷偷地写小说，那个

年龄崇拜文学，对所有能写文章

的人都看得很神圣。

毕业后到机关当了公务员。

从十七八岁开始写作，到三十多

岁进入专业作家队伍，虽然这中

间看起来中断了十几年，但是哪

种人生都不是虚度的。我在机关

公务员岗位上读了很多书，积累

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为专业创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算是一个幸运的人，通过

写作找到了一条人生成功的路

径。也可以说文学让我有了第

二种生命，靠着文学铺就的路从

一个城市走向另外一个城市，一

个国家走向另外一个国家，用文

字行走，把自己的路延伸到千里

万里。

记者：《挂职笔记》之前是一

篇短篇小说，现在您又推出了这

部《挂职笔记》的中短篇小说集，

挂职这个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的？

邵丽：我2004年到2006年在

驻马店市汝南县挂职两年，回来

之后，经历了三四年的沉淀。这

三四年刚好是我小说的一个转型

期。刚开始时，我写一些很唯美、

浪漫的文章，后来写着写着写不

下去了，因为一个作家总是重复

自己就写不下去了。沉寂了几

年，然后我开始试着用一种非虚

构的手法写一些东西，这种尝试

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和业内人士

的认可。我用十来年的工夫写了

这一挂职系列。

记者：您说挂职对您的写作

有着颠覆性的影响，这个颠覆性

的影响指的是哪些方面？

邵丽：整个创作过程，可以说

自己原来那种叙述方式和小说结

构都有了改变。挂职前，我经历

了很长一段焦虑期，不知道自己

的写作该往哪个方向走。但是我

下去之后，贴近生活，面对现实，

于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契机。

十七八岁开始写作
三十多岁进入专业作家队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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